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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魔免速度



《冰戀書櫃》



生命的長久和青春的美麗往往是相對的，想要活得長壽就必須把自己年輕貌美的容顏作為代價；而想要永葆青春就必須失去自己的生命。



對於十八歲正直花季的女孩莫秋來講，顯然後者更重要。



人說女大十八變，莫秋小學畢業後一改「男生」形象，儘管仍然梳著短髮，但卻成為了無數人心中的女神，但一直有一個問題困擾著她——畢竟自己的美麗是短暫的，當自己美麗不再，是否還能有人如此癡迷於我？



所以莫秋下了一個決定，要永遠的留在十八歲。



莫秋一個人死顯然是不敢的，她想先尋求室友的幫助。



「親愛的們，我有些決定想要跟你們說。」



莫秋四人宿舍裡暫時只有兩人，左邊的梳著黑色和酒紅色夾雜長髮的女孩叫趙琳，比莫秋大一歲，也是宿舍中最年長的。



趙琳是全校男人的女友，她不像莫秋，不想談任何戀愛，趙琳經常隔三差五就換一個對象。



右邊的女孩叫周芷，梳著棕色卷髮，也生的俊俏，她是莫秋最好的閨蜜。



「什麼事啊？這麼激動幹什麼。」趙琳先問道。



「我不想活了。」



「別啊，莫秋你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跟我們說。」



周芷聽完莫秋的話，下了一跳，急忙勸莫秋。



「沒什麼想不開的事情，我想問問你們倆，美麗重要，還是生命重要？」



「當然是生命，可是年齡越老，美麗的容顏不就……」



周芷陷入了困境，她也是一個愛美的孩子。



「是美麗，不然我怎麼會有那麼多男生追？」



趙琳沒有周芷那麼猶豫，痛快的說出了答案。



「所以說，莫秋你想把自己的青春永遠定格在十八歲？」



「沒錯，我怕毫無原因就死在宿舍裡你們接受不了。」



「那我陪你。」



趙琳的話讓所有人又吃了一驚。



「琳姐，你可要想好了。死不是可以隨便開玩笑的。」



「小秋，我是認真的，你有沒有發現我從來沒長時間同一個男生交往過？說白了我就是在『泡』他們。等再過十年，我就快三十了，再過十年呢？



我死都不會結婚，這是我當著你們的面發過的誓，當我美貌不再，又有誰願意要我？對我來講無非就是早死十年晚死十年罷了，剛巧有你陪，早一點我也願意。」



「那也算我一個，你們都死了留我幹嘛？」



周芷也表示同意。



「謝謝你們。」



莫秋眼中含著感動的淚。



「不過我們還是先和唐婉說一下吧，她估計……」



「我跟你們一起死。」



從門外走進一個漂亮質樸的馬尾女生，她就是唐婉。



「婉婉，沒必要，你家裡窮，你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學，這麼放棄對不起你父母。」



三個人都勸著唐婉。



「沒關係，其實我弟弟最近也要中考了，家裡入不敷出，少了我他們也能省點錢。



再說你們的談話我也聽見了，我願意陪你們。」



「那就太好了，我們美人宿舍四枝花，就一起凋零，祭奠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吧。」



周芷的話帶著詩意。



「既然這樣，我和阿芷明天早上去買衣服和道具，大家安排一下自己的事情，下午一起走，一起上路，一起『永葆青春』！」



莫秋簡單說了下安排。



「永葆青春！」



第二天，購物一上午的莫秋和周芷回到了宿舍。



莫秋換了套粉色的半袖，印著一隻可愛的卡通貓，穿著牛仔短褲，還配上了肉色的長絲和粉色高跟鞋；身旁的周芷也換了黑色吊帶背心露出小腹和鎖骨，再加上超短裙和黑絲，楚楚動人！



宿舍裡的趙琳則穿著紅色的連衣裙，光腳趴在床上給後幾天約好的男生打電話；唐婉家窮，沒錢買新衣服，穿著學校發的制服和花格群，套著白襪，踩著莫秋剛剛特意買的米黃色帆布鞋。



「小秋，你們回來了，你們買什麼道具了啊？」趙琳放下手機問道。



「一條白綾而已。」莫秋從口袋中緩緩抽出一條白綾。



「我們上吊自縊。」



「為什麼要上吊啊，想要留全屍吃藥服毒多好，不想留從樓上跳下便是。」



「琳姐，其實我一開始也不願意，但小秋說吊死的話雖然死的過程漫長，但我們恰恰能多欣賞這個世界，而且她上網搜過，吊死掙扎的過程中是很美麗的。」周芷解釋道。



「上吊怎麼死我小時候在農村都見過，我倒是不嫌棄，只是一條白綾不夠我們四個人同時走。」



「婉婉，沒事，就是誰先誰後的問題，上吊雖然掙扎很美，但死狀醜的要命，先走的有人收屍，整理遺容，最後一個恐怕……」



「琳姐、婉婉、阿芷，你們都不用擔心，你們隨便吊吧，我最後死。」莫秋自告奮勇。



「那我就不客氣了，我先睡個美容覺，你們先死著，到我了小秋再叫我起來。」



趙琳回應了一個甜甜地笑，隨後便爬上床躺下了，兩條美腿還露在被子外面。



莫秋提議要幫唐婉畫個淡妝，早就畫過的周芷就說要第一個吊。



周芷搬來把椅子，拿著白綾站在上面。



宿舍中間剛好有個鐵環，是為了掛衣服用的，沒想到成了上吊的工具。



周芷把白綾穿過鐵環，長長的白綾垂到了周芷的胸口，周芷連打了兩個結，使勁的拉一拉，很結實。



周芷重新站回地面，向眾人道別。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各位等你們哦。」



「阿芷，下面再見。」



周芷再度站上椅子，把鞋脫下放在椅子邊上，露出被黑絲裹住的小腳。



周芷踮起腳尖，把白綾套上自己的玉頸，整理下自己的秀髮，然後兩隻腳向前一邁，踢到了椅子。



周芷的身體突然懸了空，還不太適應，絲足先兩隻腳前後摩擦，蹬踢一點點變大，最後變成了在空中划動。



周芷的兩隻手撫摸著脖子上的白綾，白綾則回報給周芷窒息的感覺。



周芷感到自己的胸透不過氣，悶的要命，白嫩的臉也漸漸泛紅。



銷魂的舌頭在嘴中蠕動著，緩緩伸出嘴外。



周芷最動神的莫過於她的雙眸，一閃一閃的。



窒息時間慢慢加長，周芷的胸在空氣中抖動，小腹也配合的收了收，周芷這是想呼吸空氣了。



周芷想多留戀一下世界，年輕的自己雖要永遠保持貌美，但畢竟還有好多新鮮的事情沒有嘗到，比如自己還是處。



周芷的掙扎開始激烈了，雙手不再輕撫白綾而是在空中揮動，雙腿的蹬踢也達到了最大幅度。



然而這只是曇花一現罷了，半分鐘後，周芷的絲足便靜止在空中，腳尖自由垂向地面。



雙腿微微分開，一股尿液從超短裙中噴出，浸濕了腿上的黑色絲襪。



雙手垂在短裙兩側，手掌張開手指蜷曲。



周芷的臉在沒有恢復白色，取而代之的是紅色，眼睛瞪得老大，快要瞪出眼眶。



吐出嘴的香舌掛著液滴。



周芷第一個把青春奉獻給了白綾，定格在十八歲。



莫秋看見周芷懸在白綾上身體不再動了，只是隨風搖曳。



莫秋想把周芷放下，被唐婉拒絕了，說要再讓周芷吊十分鐘，可能縊不透。



等到唐婉寄完寫給父母的遺書回來，兩人才把周芷放下。



不放心的唐婉又用手掐了周芷一會兒，隨後便去擦地，清潔滴落在地上，周芷失禁的尿液。



莫秋幫周芷合上眼睛，把舌頭放回嘴裡，又擦乾雙腿，給周芷換上一雙嶄新的黑絲，脫下的鞋也放置在床邊，接著用被子蓋住了周芷的艷屍，露出頭和腳。



等到莫秋安置好周芷，唐婉也收拾完地板，準備上吊。



「小秋，等我死了也跟周芷一樣，先吊十分鐘，別忘了替我收屍。」



「嗯，當然，你放心的去吧，只是可惜了我。」



唐婉還以一個微笑，轉過頭來面對著白綾。



唐婉踏上重新擺好的椅子，雙手挽起白綾套上了自己的脖子，同時抓住了脖子旁的白綾。



「爸爸媽媽，女兒不孝，不能給您們送終，女兒先走一步了。」



唐婉說完，用帆布鞋一蹬，踢翻了椅子。



唐婉從農村長大，看慣了女人上吊，所以有經驗。



唐婉雙手死死握住白綾，為了控制雙手不再四處抓撓。



雙腳也被控制住了，只是在空氣中小踢了兩下。



唐婉感到耳朵發出鳴叫，大腦也開始暈眩，這是窒息的正常反應。



窒息越來越強烈，唐婉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雙腳四處蹬踢，唯一露在外面的小腿也開始擺動。



唐婉的大腿和小腿曲成九十度，雙腿分開，又一起向下踩向地面。



唐婉原本略微發黃的臉抹了淡妝，也看不見泛紅還是蒼白，眼睛直勾勾的看向前方。



雖然提前上了廁所，但也難擋失禁，一點點尿液排出唐婉的體外，兩條小腿上都掛著液滴。



由於提前控制住了自己的身體，所以唐婉死前迴光返照的抽搐也不再激烈，全身晃動幾下就嚥氣了。



唐婉的一隻帆布鞋倒是由於蹬踢，掉落在地上，露出白襪裹住的一隻腳丫。



雙手也在嚥氣前從白綾上先後放下，垂在身體兩側。



唐婉的頭垂向地面，眼睛不像周芷，唐婉是放心去的，所以已經閉上了，舌頭掛出來一截，同時露出的還有唐婉上一排的牙齒。



白綾奪去了第二個女孩的生命，也定格了她的青春。



莫秋看唐婉也不動了，按照約定，繼續讓她吊了十分鐘。



然後將唐婉從白綾上放下，為她擦乾身體。



莫秋解開唐婉頭髮上的髮髻，長髮垂在了唐婉的肩，把腳上的帆布鞋也解開放在床邊。



床上又多了一具年輕貌美，露出頭和兩隻白襪包裹的腳的艷屍。



莫秋見趙琳仍閉眼休息，便把椅子擺好，準備現行離去。



當莫秋正把肉絲小腳往前邁時，一個聲音打斷了她。



「小秋，你什麼意思啊？」



是趙琳的聲音，她睡醒了。



「琳姐，你真行，阿芷和婉婉死的時候那麼大聲音都沒吵醒你。我看你還沒醒，就想先走一步了。」



莫秋把頭從白綾中拿出。



「琳姐，你化妝和打扮還要很長時間，讓我先走吧。」



「誰說我要打扮了，我素顏吊，我本是素顏來的，就該素顏去，難道我素顏不美啦？」



「成，一會兒琳姐你走了我給你收屍。」



趙琳跳下床，光腳踩在地面上，直徑走向了白綾。



趙琳撩起紅裙，露出玉足踏上椅子。



由於素顏，整個過程顯得那麼唯美。



趙琳身體修長，白綾已經掛到了鎖骨。



趙琳索性屈伸把重心壓低，同時用畫著紅色指甲油的腳趾勾住椅子邊，用力一蹬，踢飛了椅子。



白綾勒緊了趙琳的脖子，原本趙琳半蹲的腿，蹬直在半空中。



塗抹著紅色指甲油的腳丫筆直垂下，在空中舞動，幅度不是很大，可頻率卻非常的快。



只差一點就能觸碰到地面，但白綾卡死了趙琳的脖子，一點都不再下垂。



由於窒息的難受，趙琳的手幾次都抓住了脖子上的白綾，沒過多久便放下，垂在身體兩側，抓著紅色的裙擺。



趙琳雖是素顏，但皮膚仍舊白嫩，可此時趙琳的臉卻通紅，舌頭不老實的在嘴外伸縮，偶爾也會從嘴中流出液體。



趙琳的大腿內側在不斷摩擦，可能因為她早已不是處女之身，不一會兒失禁的尿液就一股腦兒排出體外，流到了腳上，順著腳趾滴下。



趙琳感到意識模糊，同時窒息也帶來了痛苦，趙琳的雙手無力向上抓住白綾，只能死死拽住裙子兩側。



趙琳的喉嚨裡發出輕柔的「呃呃」兩聲後，身體就像洩了氣的皮球，掙扎一下就緩慢了許多。



最先停止的是趙琳的雙手，放開了無辜的裙底，垂在身體兩側，潮濕的裸足在晃動幾下後也不再動了。



趙琳的雙頰泛紅，香舌吐出嘴外，眼睛似閉似睜，好似在勾引這別人，唯一睜開的地方也全是白色。



又一個女孩縊死在白綾之上，又一個青春被定格在白綾之上。



趙琳仍舊在白綾上吊了十分鐘，莫秋剛好拖完地面，擦乾淨趙琳的玉足和粉嫩的腳趾，因為上面還有液滴。



莫秋把趙琳放到床上，整理下遺容，用被子蓋上了趙琳的艷屍，露出了泛紅的臉和塗著紅色指甲油的腳丫。



原本宿舍的四個女孩就剩下最先提出永葆青春的莫秋了，莫秋匆忙擺好椅子，她要去追趕姐妹們的腳步。



莫秋脫下粉色的高跟鞋，放在自己床上，露出了肉色絲襪裹住的腿和腳，踏上了椅子。



莫秋挽起白綾，眼中充滿了不捨和期待，既不捨年輕的生命，又期待即將到來的永恆的美麗。



莫秋環顧四周，欣賞著其她三人的屍體，嘴角微微一笑，絲足向後一邁，向前踢翻了椅子。



白綾隨著身體的懸空，勒緊了莫秋的玉頸，莫秋感到自己的氣管被白綾卡死，腦袋嗡嗡的響，胸也快要炸裂一般。



莫秋的絲足開始在空中蹬踢，幅度也越來越大，時左時右，或前或後。



莫秋的雙手在空中胡亂抓撓，她本想讓自己多多欣賞這還未來得及看的世界，沒想卻害了姐妹也害了自己——吊死，這麼痛苦。



莫秋的臉慘白慘白的，看不見一絲紅暈，眼睛睜的老大。



莫秋想到了放棄，也許或者是美好的，但想到姐妹們已經變成了艷屍，自己死似乎也成了必然。



莫秋的雙腿由分開漸漸閉合，絲足也開始在空氣中抖動。



雙手移到了脖頸，開始抓撓脖子上的白綾。



這並非莫秋本意，只是身體不受控制罷了。



莫秋的意識也開始渙散，尿液染濕了牛仔短褲，尿透了整個肉絲，滴落到地面。



莫秋的雙手垂在大腿前，十指張開不斷抖動。



失禁的尿液全部排出，莫秋的生命也進入了倒計時，在全身抽搐幾下後，雙腿緊緊貼合，絲足垂向地面，足尖點著地。



手指儘管貼上，但手掌還是張開的。



莫秋的臉雖然有些血色，但終究是蒼白的，眼睛也翻白，看不見黑色的眼球。



莫秋梳的短髮，有一小縷掛在嘴邊，伸出的舌頭正在舔著。



白綾奪去了莫秋的生命，定格了最後一個青春。



周芷、唐婉、趙琳的艷屍躺在床上，脖子上還有紅色的縊痕，由於被被子裹住，屍體還尚有餘溫。



莫秋則懸在白綾上，再也不會下來，隨著門外透過的微風輕輕搖擺。



四個女孩變成了四具艷屍，但把青春定格在這一時刻，定格在白綾之上。



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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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秋死後不久，一個梳著黑色長髮的女孩走進她們的宿舍，女孩叫羅香，比莫秋她們都大一屆，另外羅香也是周芷的遠方表姐。



一天沒看到周芷，覺得奇怪，羅香便來到她們的宿舍看看，本擔心自己表妹生了病，沒想到一推門進去，被眼前的景象吃了一驚。



莫秋吊在正中央，眼睛翻白，吐出舌頭，屋子裡還有騷氣，估計是莫秋失禁了。



羅香下意識的看到周圍，左邊床上躺著唐婉和趙琳，也停止了呼吸，脖子上有著縊痕，估計也是上吊死的。



右邊的床上便是自己的表面周芷了，死狀跟趙琳和唐婉一樣。



羅香驚呆了，扶著周芷的屍體痛苦起來。



良久，羅香看到了周芷的手機，剛剛更新的微博上有最新的一條留言：「永葆青春，加油！」



羅香一下明白了怎麼回事，先把莫秋冰涼的屍體放下，替她整理好遺容，隨後又從鐵環上解下了白綾。



當羅香握著白綾離開宿舍時，她再次望見四人的艷屍，意識劃過一道電流：「好美！」



羅香回到自己的宿舍，把白綾繫上自己宿舍的鐵環。



不知為什麼，羅香今天穿了一套白色洋裝，赤足穿了白色平底涼鞋，一身的白色似乎在冥冥中注定要吊在白綾上。



但羅香還未站上椅子，就被清脆的女聲打破。



「阿香，你這是要幹什麼？」



躺在床上的是一個穿著七分絲褲和半袖短衣的女孩。



「孟薇，沒什麼，你睡覺吧。」



「看玩笑，你這樣我睡得著麼？說說為什麼吧。」



女孩叫孟薇，是羅香的舍友兼閨蜜，跟羅香一樣生的俊俏，如果說大一最美的是趙琳，大二最美的便是孟薇了。



「你也知道周芷他們宿舍四個女孩都上吊自殺的事情吧？周芷是我表妹，多少有點親戚關係。



再說我上大學家裡困難也是周芷父母供我的，她就這樣自縊而亡，路上雖然有姐妹照應，但終歸不如一個親姐姐……所以我打算上吊為她殉死。」



羅香說的很平淡，沒有流淚，甚至在最後還微笑了一下。



「我想你不單單是為了周芷吧，她的微博我也收聽了，你也想永葆青春麼？」



羅香沒吱聲，代表了默認。



孟薇繼續說道：「既然你能為周芷殉死，那我想我也可以為你殉死。」



「你也想永葆青春麼？，孟薇你明明過得比我幸福多了，就算老也老有所依。」



「不，我單單為了你。有一個秘密一直隱藏在我的心底很久了，比起男人我還是對女孩喜歡的程度更多一些，如果稱之為同性戀也不為過，我其實喜歡的人是你，羅香。」



羅香被這突如其來的表白吃驚，更讓她想不到的事情是第一個向她表白的居然是女生。



最終，羅香只得同意了孟薇。



「阿香，我知道你還是喜歡男人的，如果有下輩子，我願意變成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給你需要的一輩子幸福。」



羅香點了點頭，撩起洋裝的長裙，踏上了椅子。



羅香剛剛把頭放上白綾，還未控制中心，就感到自己的腳懸空了，儼然是孟薇踢到了椅子。



自己本就是要吊死在白綾上的，羅香也沒多想就開始跳起舞蹈。



白色涼拖很難穿在羅香赤裸的玉足上，隨著秀足垂向地面，鞋也先後掉在地上。



腳丫解脫的羅香一下掙扎變狠，腳趾翹起，膝蓋也把洋裝的長裙踢得一擺一擺的。



羅香的雙手沒有老實的放在一個位置，不時撫摸脖子上的白綾，不時抓住晃動的裙擺。



確實，突然而來的懸空不像有準備的踢倒椅子，是十分痛苦的，此時的羅香胸腔中正悶著一口氣，吐不出去。



羅香的臉也因此憋得通紅，眼睛翻白，舌頭伸出嘴外一大截，還在不停地舔動，像是親吻空氣。



羅香已經顧忌不到他人的感受了，尿液從兩腿間留下，染黃了屁股後的裙子，從粉嫩的指甲流到地面，由一滴變為一灘。



失禁過後的羅香再如何激烈掙扎也如同曇花一現，不久便衰弱下來。



羅香的玉足沾滿尿液，腳掌傾斜垂向地面，雙手分開垂在洋裝長裙的兩側，半蜷著手指。



羅香的臉絲毫不會因為失禁而泛紅，因為原本的紅暈已經佈滿了整個臉龐，口水順著嘴邊流下，還有吐出來的一大截舌頭。



只是孟薇為何要踢倒羅香一個將死之人的椅子呢？顯然是為了羅香伸出來的舌頭。



孟薇欣賞完羅香最後的舞蹈，便將羅香尚有餘溫的屍體抱到床上。



孟薇沒有幫羅香整理遺容，反倒是深情的望著羅香通紅的臉龐，尤其對羅香的舌頭情有獨鍾，假如羅香接受孟薇的表白，此時就是一場酣暢淋漓的人屍濕吻吧。



孟薇沒有看太久，因為她感受到羅香的餘溫正漸漸消失。



孟薇擔心自己追不上羅香，連地都沒擦，就匆忙扶起踢倒的椅子，站了上去。



孟薇不想死的美麗安詳，只是一心想要為羅香殉死，剛把白綾套上自己的玉頸，就踢翻了椅子。



絲褲包裹了孟薇的大腿，卻露出了她潔白的小腿和裸足。



孟薇的腳在小腿上相互蹭著，留下了水痕，這一定是剛剛踩到了羅香失禁的尿液。



剛剛懸空沒多久，尿液就從膀胱中流出，失禁這麼早，連孟薇都沒想到，尿液流到腳底，同羅香的尿液交合在一起。



孟薇玉足的指甲上閃著晶瑩也不知道是指甲油還是尿液。



孟薇的雙手抓撓著自己的脖子，因為白綾卡住了孟薇的氣管，一絲空氣都進入不了孟薇的肺部，孟薇的喉嚨裡面發出怪聲，但卻很輕柔。



孟薇感到周圍慢慢的變黑，她最後望了一眼羅香躺在床上的艷屍，沉入了黑暗。



雖然意識消失，但孟薇的掙扎仍然很激烈，雙腿在空中前後蹬踢，雙手從白綾上放下在空氣中抖動。



孟薇的臉被絞的略微發紫，眼睛突起，舌頭也吐出嘴外，只是沒有液滴掛在舌尖。



孟薇玉足的掙扎幅度漸漸減少，全身開始不斷抽搐，可間隔卻一次比一次長，直到再也靜止不動。



孟薇的腳和小腿整個被尿液浸泡了，掛滿了水珠，有的還在沿著小腿流下。



纖纖玉手垂在分開的腿前，貼合著大腿上浸濕的絲褲。



孟薇的面部表情猙獰，但仍不失一種美感，這就是美女的魅力吧，如果她也想要定格自己的青春，儼然要比現在還美，是可惜白綾已經奪去了孟薇的生命……



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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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魔免速度



《冰戀書櫃》





大學六個女孩先後上吊自縊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校園，有的人說是集體殉死，也有的說是為情所困，不過真正瞭解的人會知道，自縊是為了永葆青春。



風聲很快傳到了竇梅的耳朵裡，她與羅香是同班同學，又和趙琳有些交情怎麼會不瞭解本質的原因。



只是竇梅一直在校外租房子住，不然又要多一具掛在宿舍裡的艷屍。



今天是羅香她們的頭七了，怎樣才能把自己的寄託送給她們呢？



「朱雨姐，你回來了，上班辛苦嗎？」



從門外走進一個穿著淡粉色女士襯衣，黑色短裙，套著黑色絲襪和黑色一字帶高跟的少女。



「還能怎樣，這不，又工作到十二點。對了，阿梅，現在都凌晨兩點了，你咋還不休息。」



「朱雨姐，我跟你合租也有一年半了，我大學的幾個同學想要永葆青春就上吊自殺了，你應該知道吧。」



「這事都上了報紙，我能不知道。你前兩天回來拿了條白綾，就是你那幾個同學上吊用的吊具吧。」



「朱雨姐，你既然都知道我也不瞞你了，今天是他們的頭七，我想為她們殉死，同時我也想讓自己永葆青春，只是勞煩你給我收屍。」



「沒事，我理解你，只是怕給你收屍的不是我了。我拼了命當上了白領，可不但工資不漲，還天天工作到凌晨，第二天又要早起上班，我現在連房租都付不起了。



我本想等你睡了再自殺，聽你一說，不如我們一起上路吧。我剛二十四歲，也算是美好的青春年華了。」



竇梅聽朱雨說完，眼中噙著淚，但嘴卻含著微笑。



「你拿來那條白綾，趁現在夜深人靜我們懸樑，不會吵到其他人。幫我們收屍的人也聯繫好了。」



朱雨邊說邊把椅子擺放到屋裡晾衣服的鐵環下方。



「竇梅，你上吊吧，我想去寫封信。」



「當然可以。」



竇梅早就準備好了殉死，換上了女士短裙和黃色上衣。



竇梅甩掉了腳上的人字拖，光腳站上椅子，把白綾套在鐵環上，打上一個結。



竇梅用力拽了拽，很緊，想必可以吊死自己。



竇梅看了一眼奮筆疾書的朱雨，然後挽起白綾，套上玉頸，踢倒了腳下的椅子。



竇梅的腳開始相互摩擦，小腿緊貼在一起，玉足相互的點著地面。



白綾勒住了竇梅的脖子，讓竇梅感到透不過氣。



於是竇梅掙扎的幅度便越來越大，雙腿開始分開，雙腳四處亂蹬。



無論怎麼踢，踢到的終究是空氣，所以雙腳不夠緩解脖子上的痛苦，原本垂在兩側的雙手也開始抓撓脖子上的白綾。



竇梅意識在一點點消散，但似乎她不會害怕白綾被扯斷，可能由於這條白綾即將奪去第七個人的生命，或許也因為自己把她系的很緊，竇梅只想早點去見羅香和趙琳。



竇梅的臉雪白一樣，比化了妝還白。



眼睛無神的瞪出眼眶，舌頭也從嘴裡慢慢蠕動出來。



竇梅的小屁股抖動了幾下，清澈的尿液從短裙中射出，沿著腿流到地上。



失禁過後，竇梅的掙扎如同曇花一現，蹬踢的幅度漸漸減小，指甲好不容易抓住脖子上的白綾，卻被無力的雙手帶下，垂在身體兩側。



在全身最後幾次抽搐後，竇梅的玉足也停止了掙扎，腳尖稍稍垂向地面。



竇梅剛剛嚥氣，朱雨便寫好了信，從房間走了出來，只可惜沒能欣賞到竇梅的舞蹈，不過自己也馬上要吊死在白綾之上了吧。



朱雨放下竇梅的艷屍，放在角落裡，把信放到屋內最顯眼的位置。



簡單收拾完了一切，朱雨便站到剛剛被竇梅踢倒的椅子上。



朱雨挽起白綾，緩緩套上自己的玉頸，眼睛慢慢閉合，讓雙手自由垂在身體兩側。



隨後，朱雨將高跟鞋向前一邁，借助身體的擺動和鞋跟踢翻了椅子。



朱雨全身的重力都壓到白綾之上，勒的朱雨大腦發麻，還伴著耳鳴。



朱雨想安安靜靜的吊死，不想有太多掙扎，但脖子被絞的生疼。



白綾雖然柔軟，一旦裹住朱雨的脖子，就遏制了朱雨的呼吸。



朱雨的絲腿開始前後擺動，兩隻高跟鞋不時在空中相撞，發出「碰碰」的聲音。



朱雨的手死死抓住短裙，不願鬆開。



跟竇梅蒼白的臉不同，朱雨的雙頰開始微微泛紅，舌頭也吐出嘴外一大截。



朱雨漸漸陷入昏暗之中，可能由於她留戀這個世界，眼睛猛地睜開了。



失去意識後，朱雨的身體開始不受控制，雙手再也抓不住短裙，想去觸碰脖子上的白綾。



朱雨的喉嚨裡不間斷的發出怪聲，因為失禁，尿液打濕了朱雨的絲襪，有少部分滴落在地上。



失禁過後，朱雨的掙扎就消失了，只剩下全身不間斷的抖動。



當朱雨脖子裡最後發出兩聲怪叫時，朱雨嚥下最後一口氣，停止了掙扎。



儘管掙扎的很激烈，但由於朱雨不想甩飛自己的高跟鞋，早早做好了準備。



一字帶高跟鞋控制住朱雨的腳腕，不讓高跟鞋掉在地上，可黑色的絲足卻露出鞋外，高跟鞋不想是穿的，反倒像懸在朱雨腳下為她增加重量的工具。



朱雨的雙手再次垂向身體兩側，但卻不再掙扎，半蜷著手指。



朱雨的身體懸吊在白綾上，伴隨著掙扎過後的慣性，前後擺動著。



第二天上午，朱雨聯繫收屍的人來到了朱雨和竇梅合租的房間。



是一個女孩，她叫宋媛，是朱雨的小侄女。



宋媛剛剛十六歲，是在校的高中生，雖然漂亮，但平時不太擅長同別人交往，唯一能跟自己說說貼心話的也就是朱雨這個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姑姑。



朱雨不知道自己的侄女不善於言表，把自己當作最交心的人，所以找了個借口，把宋媛找來給自己收屍。



宋媛走進房間，第一眼看到就是桌子上放置的一張紙條。



上面是朱雨寫給宋媛的遺書：「親愛的小侄女，小姑先走一步了，當你看見吊在白綾上吐出舌頭面目猙獰的我時，千萬不要嚇壞。



不要觸碰我的屍體，上面可能還會有失禁的尿液，直接打電話給警察就可以了。順便幫我把桌子上的遺書交給警察和你的父親，我的哥哥。愛你的小姑，朱雨。」



宋媛看完遺書淚如泉湧，平時連父母都很少說話的宋媛第一次失聲痛哭。



宋媛急匆匆跑向裡屋，在她心中或許還有一絲幻想，涼鞋擊打著宋媛赤裸的玉足的腳底。



「啪嗒啪嗒」的。



但這也緊緊是幻想，當宋媛聞到空氣中瀰漫的騷味、看到吊死在白綾上的朱雨時，一切都破滅了。



原本還未停止的眼淚霎時又傾湧而出。



宋媛沒有打電話報警，在她心底，自己的姑姑比父母都要親。



自己受了欺負會找朱雨，自己學習退步會找朱雨，有男生喜歡自己也會找朱雨。



上學在學校住宿，一到週末放假時，宋媛不會做三個小時的長途回家而是跟朱雨擠在一張單人床上。



而此時此刻已是陰陽兩隔，宋媛不知道朱雨有沒有看出自己對她的依賴，但她明白姑姑一沒，從此再沒有人可以踏下心來，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聽她將自己在校園遇到的奇聞異事，訴說自己心頭的酸甜苦辣。



「既然無法讓姑姑復活，就殺死自己去找她吧。」



這是宋媛最真實的想法。



宋媛沒有力氣放下朱雨，便解開套在朱雨脖子上白綾的結。



朱雨的屍體一下摔在地上，宋媛急忙扶起朱雨，幫她穿上套在腳踝上的高跟鞋。



宋媛拖著朱雨的屍體，來到了房間角落，又一具不知是那個女孩的艷屍躺在角落。



宋媛沒有害怕，可能自己馬上就和她一樣了，宋媛把朱雨放在竇梅的屍體旁邊，朱雨的屍體沿著角落一劃，靠在了竇梅的肩上。



宋媛重新來到白綾下，由於並不知道朱雨讓自己來收屍，也沒有準備上吊自殺，宋媛隨意穿著寬大的上衣和運動短褲。



宋媛用白綾快速在自己的玉頸上打了死結：「今天自縊一來為了姑姑，二來能夠永遠保持自己的青春，也是不錯的。」



想到這裡，宋媛一使勁踢翻了椅子，飛的老遠。



伴著椅子一起飛出的還有一隻平底鞋，另一隻也鬆鬆的掛在宋媛的腳趾上，沒一會兒也掉落在地上。



宋媛的兩隻腳開始飛快的蹬踢，年輕的宋媛富有活力，掙扎的幅度也非常的大。



由於又穿著寬鬆的服裝，宋媛的兩條腿彎曲成九十度，再先後踩踏向地面，那動作好像在騎自行車一般。



宋媛的雙手抓握著脖子上的白綾，白綾也勒住宋媛的脖子，卡住宋媛呼吸的氣管。



像朱雨一樣，宋媛的喉嚨裡也發出了「呃呃」的聲音，只是沒有朱雨那麼深沉，宋媛的呻吟是清脆甜美的，如果不是正在白綾上跳舞，絕對能勾引來一個男人。



宋媛上吊前沒有上廁所，加上趕來的奔波，尿液從短褲中射出，滴落在宋媛的秀腿和玉足之上。



失禁讓宋媛感到害羞，雙頰開始泛紅，雙眸中的黑色眼珠也越來越少，向斜上方一點一點消失。



銷魂的粉嫩香舌猶如含苞待放的花朵一般，吐出宋媛的櫻桃小嘴，露出舌尖，掛著唾液。



窒息逐漸帶走宋媛的意識，在意識消散前，宋媛感受到朱雨吊在白綾上的痛苦，而自己正隨她而去。



意識消散以後，即使宋媛再年輕，再有力氣，也無力回天。



雙腿前後蹬踢了幾下就垂向地面，玉足上還掛著幾滴液體。



原本緊握白綾的雙手也緩緩下移，先到小腹，再到腰間，最後徒勞的抓撓幾下空氣就蜷縮在身體兩邊，半握著拳頭。



宋媛的臉更紅了，眼睛裡沒有了黑色，瞪出眼眶的只剩下了白色的眼球，舌尖還在嘴外，上面的唾液好長的一絲，滴落在胸口。



宋媛的小腹微微收起，屁股抖動幾下連同著秀腿一起，可能是為了抖開玉足上的尿滴，不過只抖了兩三下，宋媛的腳尖就垂向地面，再也抬不起來了。



一個為了尋找自己姐妹而殉死的學生，一個不堪忍受壓力選擇自盡的白領，一個為了自己的知心姑姑毅然自縊的喪女。



三個年輕的生命消逝在白綾之上為了自己的意願和情誼。



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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